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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学府
（外一首）

杨学成（机关退休干部）

千年学府立湘隅，碧瓦朱甍接苍梧。

讲堂钟鼓承先哲，书阁风云启后儒。

明经辨理通道脉，求是摒非耀寰区。

朱张会讲遗踪在，岳麓松高月影孤。

湘江北去

湘江北去水沉沉，岳麓霜枫映夕阴。

云梦波摇天际阔，洞庭雁带暮烟深。

千年楚泽遗文在，一曲渔歌入夜吟。

极目苍茫怀往迹，寒江独钓寄初心。

        桨落下，随着咿呀的响声，水

波翻起来，变成一圈圈涟漪。

木船在桨声里，拖着灰色的雾前

行。灰蒙蒙的山，从两边伸出来，影

子落在水里，若是晴朗的天气，一枝

一叶看得格外分明，只是今天，影子

变成了水，看见的只有灰色的水。没

有鸟叫，也没有风声，山脚一动不动

的木船，样子像木屋，静得跟此刻的

水一样，它让我想到伍尔芙的木屋。

伍尔芙说，一个女人如果想写小说，

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

子，这句话，不仅仅适合女人。后来，

伍尔芙终于有了一间自己的屋子，她

的木屋在乌斯河附近，站在木屋里，

可以望见乌斯河谷。眼前的木屋在

一个小巧玲珑的湖边，我多次来这

里。在我的印象里，这个湖是周洛的

一个烙印，像信封上信手盖下的邮

戳，每次想到周洛，就会记起它，我把

它当作进入周洛这个峡谷的大门。

下船，沿着阶梯状的石板路往

上走，天空飘着剪碎的牛毛似的雾，

走一段，头发上、脸上和衣服上，潮

潮的，有了雾的味道。路边的树上，

坠着透湿的蛛网，网的主人可能走

得匆忙，丢下小小的雪白的网，空空

地垂在那里。这样精致的网，安一

个长柄，适合让孩子举在手里，在黄色的菜花

里，长着菖蒲的小河边，笑着，奔跑着，去扑一

只黄色的蝴蝶，或者一只红色的蜻蜓。现在，

它们挂在枝条上，什么也没有网住，只网到一

网风，一网灰色的雾。

山慢慢陡了，石崖和水出现在眼前，现在

是枯水期，水不大，先分成两线，很快又合在

一起，从石崖上无声地滑下。洁白的水，没有

冲抵石崖的黑，这沉浸在流水里难以描述的

黑，让我联想到黑色的土地，犁划过，黑油油

的泥土一页页翻起来，随便撒一把种子，芽噌

噌地往上冒。还让我想起头顶的月亮，省略

光，省略距离，省略带着情感倾向的遐想，就

只剩下坚硬的黑。不同的是，这些石崖上有

流水，有植株，有随风飘落的叶子，这些事物，

赋予了一块石头柔软和生机。

上到高处，身上开始冒汗，不得不把长袖

衬衫脱下来挽在手臂上。雾更浓了，在眼前

盘绕，几尺开外一片灰蒙。眉毛上已结了雾，

懒得去擦，擦过，用

不了多久，又会恢复到原来

的模样。从滑道下山，有人

害怕，对着入口再三踌躇，还在考虑是否改为

步行。我觉得没什么好怕的，就是件无惊无

险的事情，我跟在一个人后面，很平静地滑到

了山脚。

山谷给我的感觉还是像夏天一样稠密，

虽然少了蝉鸣、溪水的喧哗、藤藤蔓蔓的张牙

舞爪，但是树木照样绿着，一种笃定的绿、厚

实的绿、积攒了日子的绿。巨大的安静里，不

时听到水珠从叶尖滴落的声音，从树下过，有

一两滴滴到脸上和脖子上，滑出一线冰凉。

路边的桂花开了，初开的花，嫩黄的眉眼还未

展开，一副羞怯的样子，我把鼻子凑到一簇花

前，传来克制的香，似乎在努力应和着周围的

安静。再过几天，一朵朵爆开，香气呛人，一

棵树到了最好的时刻，欢欢喜喜热热闹闹的。

我没有为错过这种热闹而感到遗憾，尽管曾

经我也深爱过这般的热闹，我能为这种热爱

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现在，我独爱着山谷

里这份安静了，安安静静的树，安安静静的

花，安安静静的日子，还有，安安静静的我。

等花谢过，落几场雨，打几场霜，山谷里

一片斑斓，待到斑斓凋落，山谷就空了，秋天

的日历，也将翻过最后一页。这是一个季节

的必经之路，季节也像一篇老成的文字，拒绝

平庸，偏爱着跌宕起伏。

 踩着湿漉漉的石板往回走，听着自己的

脚步声，雾进入身体的声音，什么都没想。天

隔在雾的上面，看不清楚，雨没有落下来，衣

服上真有了湿湿的感觉了。

莫总问我是不是老长沙人啰？

告诉你，我是正宗“北正街大学”毕

业的“老口子”。你晓得的唦，在长

沙方言里，“老口子”就是老手的意

思。和“老口子”一个意思的长沙方

言，还有“老粒子”“长沙里手”等，当

然，还有一个词，那是不服气的外地

人戏说长沙人的口头禅，这个词不

雅，就不说出来了啦。

那时的北正街还没拆迁，街道

像一根藤，狭长逼仄。从中山路口

一直延伸到湘春路口，全是一条条、

一块块青麻石铺成的路面，常有些

高低凸凹不平之处，使人想起不知

曾有多少人流车马碾过，仿佛写满

了长沙的风雨沧桑。

我家就住在北正街中段的头卡

子附近。那一带商贾活跃、店铺林

立。记得有同利长南货店、北协盛

药房、酱菜店、杂货铺、面馆、布庄

等，还有个专演湘剧的“群艺剧院”。

身居闹市，每天一大早就听到各具

特色的吆喝、叫卖声：“买豆腐脑啵！”“河水哎，

卖河水！”“买擦牙灰吔！”“卖鸡蛋啵，新鲜的土

鸡蛋！”以及那抑扬顿挫的“锵刀磨剪啊”“黄泥

呃——黄泥”，男女声相杂，声声绷脆，若想睡

个懒觉，做梦去吧。

众多店铺中印象较深的，还是头卡子往民

主东街方向走几步的那家“春生草药铺”，每年

一到夏天，他们便在柜台上摆出一长溜不知用

什么秘方熬制出来的“凉茶”，棕黑、透亮、茶汁

浓浓的，远远就能闻到一股草药香，喝下去通

体舒服、浑身凉爽。街坊邻舍、过路人，更有那

些拖板车的、挑黄泥的、卖河水的等，到此必掏

几分钱买上一大碗凉茶，“咕咚咕咚”一仰而

尽，那份舒坦，似乎马上就赶走了身上的溽热。

儿时的夏天，我母亲几乎每天必拿出几分钱给

我和我哥：“去买碗凉茶喝哒！”　

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小粒子”，“小粒子

咧喜欢呷蕻子菜，老人家咧爱被人摸脶拐。”曾

记得那年我哥和班上的红妹子谈爱，我哥装清

高，只知道吊儿郎当地傻玩。这可急坏了喜欢

红妹子的我妈，一个劲地嘱咐我哥：“你要把红

妹子盯紧点啰，不然会送得你那杂同学捡哒篓

子去哒喃！你那杂叫俊义的同学一看就是谈

爱的‘腿夫子’，脑瓜子要比你会转泛子多了，

吊妹坨一碗饭啰！”我哥不好意思，我妈脸一

虎：“何什？少跟我装八咪子喃，你跟咯杂红妹

子是么子套路，你怕我搞坨数不清啊，告诉你，

我一清二楚！你跟红妹子搞得成搞不成，

我心里还是有点底岸咧！那天，我给红妹

子包了杂包封，她讲了一句话，透鲜的：

‘妈，劳为您费力喃！’”红妹子会“摸脶

拐”，直把我妈摸得舒舒服服。没几年，她

就成了我嫂子。

和许多成家后搬离了北正街的“老口

子”一样，我哥带着红妹子住进了一栋水

泥公寓房里。老的一批“老口子”走了，剩

下我们这些“小粒子”在北正街疯玩。渐

渐地，我们这些“小粒子”嘴上长出了胡

须，不但成了“老粒子”，也晓得心照不宣

地“吊妹坨”了。偶尔，还会混进上了年纪

的那些“老口子”的队伍里，躺在树荫下边

喝茶，边天南海北地开策国际形势。

谁也说不清楚长沙有多少“老口子”，

但北正街是长沙“老口子”最集中的地方。

和别的街上的“老口子”不一样，北正街的

“老口子”们似乎看透了家门口这条街的

兴衰成败，戏梦人生的感觉也更加深刻。

北正街的“老口子”们也就随着北正街的

起伏而动荡着，他们困惑过，在棚户、布

瓦、矮檐和青苔变幻的光影里解读着城市沧桑

的意义。

但久而久之，北正街的“老口子”也想开了。

小街不也有小街的独到吗？黄兴路霸气，北正

街就安然；黄兴路紧凑，北正街就闲适；黄兴路

灯红酒绿目迷五色，北正街就一身平淡自得其

乐。而大路自然有大处顾不上的细节，北正街

串联了长沙旧巷的庞大系统，斑驳的旧壁，翘楚

的麻石，四弯八拐的幽巷，还有两厢琳琅的铺

子、地道口味的小吃，乃至光天化日追逐嬉闹的

猫狗，都为这老街平添了许多风情。 

有了这种心理曲线变化，北正街的“老口

子”们毫不犹豫地开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狂

欢。北正街的烟火恰恰滋养了这种放纵的情

绪，“老口子”们喝早茶，扯闲谈，牵着一条灰不

拉几的土狗子满街晃荡，中午吃粉，晚上炒菜，

修车补鞋卖各种磁带。城市变了，岁月流逝

了，北正街“老口子”却容颜不改，依旧我行我

素，幸福无比。

 往年的秋天，北正街的“老口子”会端着一

个大白瓷把缸坐在树阴下或是小巷里喝茶晒太

阳，身子呈120度仰角半躺在靠背椅上，一路看

街景一路开策。但自从北正街拆迁后，就很难

看到北正街“老口子”在街上晃悠了，那种边喝

茶边开策的情形已成过往。北正街拆了，“老口

子”们也散了，唯余昔日的幸福生活像一部忘却

不了的老电影，不时就会在脑海里闪烁、回放。

我隐隐听到熟悉

的桨声，似乎能想象出

一只孤舟，正在江心上

缓慢地摆动桨板，或者

干脆随波逐流。我决

定抛弃原定目的地，循

着桨声与脑海里的舟

影不断往前，和长沙

“三馆一厅”擦肩而过。

停在湘江三角洲，那桨

声却离我很远了，只有

江边不断升起的风筝，

随风起舞，令我恍惚。

自从几年前搬离

江畔，我已不常来湘江

风光带，如果没有新办

的图书馆借阅卡，也许

未来几年也不会再来。

在江畔长大，即便时移

世易，我也自觉与湘江

熟悉，可眼前之景让我

陌生。

一切都是静谧的。

似乎连太阳都察觉到

过去的脾气急躁，令人

们吃尽了苦头，于是收

敛了锋芒，光线温柔而

轻盈，照在江上，显现

出水的波纹与其间沉

浮的水草。风也静谧，

仅能承载起几只风筝。

在我之前，已有人携家

带口，往草地上铺好野

餐垫，大人支起各自的

风筝，目送它们扶摇直

上，再将控制权交到孩子手里。

我也寻了树荫坐下，在满地落木中仰起

头，细数空中的锦鲤、蝴蝶、海鸥，也有人超出

常规，放飞了比萨、超人和海绵宝宝。偶尔，风

筝断线，孩子却并不感到困扰，只是拍手嬉笑，

还要围在一起转圈跳舞，庆祝风筝获得了自

由，仿佛一件人生大事。他们的情绪像汩汩清

水，向四周蔓延，很快，笑容漾开在周围众人的

脸上。待到最后那只风筝迎风而去，这些陌生

的家庭已然在江水的见证下，建立起默契。

坐在高处，风卷来江上的水汽，些许潮

湿，岸上的空气因之愈加活泛、灵动。孩子们

的兴趣来得快，去得也快，他们三五成群，商

量出新游戏，央求父母贡献丝巾或者皮带作

为道具，脱掉外套，玩起了两人三足的竞赛。

他们高声嬉笑，有时喊着追着从我身侧跑过，

惊飞了麻雀和昆虫，却不让人觉得吵闹。

也许是童心的力量超出人的认知，我也

忍不住站起身，模仿他们的样子，抬腿、蹦跳，

拾级而下，一路迎风，奔向更靠近江面的堤岸，想与这江畔

重归旧好。

薄雾散去了，越靠近江水的道路越安静，行人看到花

丛，也只是驻足，或拍照留念，或注目欣赏。相携而行的年

轻男女跟在一对老夫妇身后，遵循他们的脚步，走走停停，

男孩学着老先生的模样，在伴侣的轻笑中为她整理发丝，

笨拙又美好。最后，我们都站在灯塔下，面向江面，闭眼听

江水流动的声音。

闭上眼，听觉无限放大，江声、风声、野鸭子扎进水面

的声音，乃至堤坝上钓客抛出鱼饵的声音，都在我的感受

之中。我发散思绪，忆起印象里喧闹的江畔，而今听到的

却只有和缓、平静。我有些不习惯。

我曾经和江畔紧密联系，在最早修建起的堤岸上，像

那群孩子一样，和伙伴们玩闹，有时也突发奇想，愿意与这

奔涌的江水比比速度，于是奔跑，很久不停歇。至今我也

无法分辨，究竟是江水流动的速度更快，还是我成长的速

度更快，我们之间似乎无法分出胜负。

身边传来年轻情侣的感叹：“以前没有这么看过湘江，

感觉好不一样。”我睁开眼，看到他们脸上露出相同的沉思

的表情。

因他们的感叹，我有些好奇，童年的那一片江畔，是否

依然在原地？我左右环顾，分辨南北西东，发现堤岸似乎

没有尽头，而它既通南北，想必也能通向我曾经生活过的

地方。

再度举步，往南方走去，又隐隐听到桨声了；往前看，窄

而长的船体正从桥下露出全貌，船上的人喊着口号，整齐划

一地挥舞双臂。我目送桨声离开，目送太阳西坠，也目睹了

更多人走近，组成海一样的潮体，汹涌而来，将我吞没。

歌声乍响，皱纹丛生的老头与老太太们围绕中心区域

的女高音而坐，他们从容地弹奏乐器，唱起《浏阳河》。不

少人和我一样停在周围，听完一曲后送上掌声，乐队可能

早已习惯，仅仅是矜持地回了一礼，便要接下一曲。这是

老年爱好者组建的民间乐队，每天的曲目不固定，大多是

民歌，偶尔还唱流行歌曲。

一阵风习习吹来，我抽动鼻翼，似乎闻到了熟悉的香

味，往上风口走去，果然看见鳞次栉比的一队又一队餐车，

越近，越能闻到空气中溢出的孜然味、辣油味和蒜香味，形

成一股复杂奇异的浓香，我深深吸进肺里，不忍心吐出来。

如此情形，把我推入觅食的人群，我不得不紧随前头的人

要了一份牛肉串，又和后头的人一样买了张烧饼。摊主们

并未刻意招揽生意，只是默默做事，抽出空闲来静听乐队

的歌声。

拿到食物，我又路过许多摊位，有的卖玩具，有的卖衣

服。还有几支广场舞队伍，在草坪或平台上翩翩起舞。赶

在食物冷却之前，我在人声鼎沸处寻到一张圈椅，面对江

水坐下。

如今，一切都是喧闹的。视觉也喧闹，尽管天已黑透，

但灯光渐起，就连桥上都有霓虹，红黄蓝的颜色并不融合，

虽不至于刺目，却到底是驳杂的。听觉尤其喧闹，远处有

乐声，近处有热油滋滋作响，有时闯来几个孩子，询问我在

吃什么，得到答案后，还要哭求父母复制一份给他。

我并没有离开三角洲太远，江畔依旧是那个江畔，我

还是那个我，或许仔细翻阅人群，也能发现奔跑着的孩子

依旧是那些孩子。就在这样的江畔，我闭上眼，放下牵挂，

靠近堤岸，果然依旧听到相似的水声、风声，和野鸭子扎进

水面的声音，只是没有了抛饵的钓客。

湘江水滔滔而去，又汩汩而来，我目视前方，慢慢找到

答案，静谧的反义词总是喧闹，江畔的反义词却仍是江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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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侯路
从花桥到侯照

花侯路大概是长沙城里

唯一不是因花而得花名的路

晨起的花侯路

与其他路没有太多两样

车辆、行人，居民区的餐店

漫漫早点的香气

阳光穿过楼群缝隙

像为人间点上一盏指路的灯

这里曾经有稻田，鱼塘

田埂上跑着鸡鸭

农人在冒出炊烟的柴门出进

牛在栏里吆喝

引来鸟的叽叽喳喳

城市以超乎想象的速度长大

山头消失，小河变了道

花桥和侯照逐渐模糊

只有花侯路，像记忆的书签

夹在故事中

被人们不时翻开诵读

桂花路
桂花路上有桂花

今年温度起伏

桂花香了两次

我喜欢桂花

像自带芬芳的人

色纯、香正，不争春天

桂花公园置身闹市

谁能把花香带走

曙光路到南二环

一点五公里距离，不算长

走着赏花的人，过往的人，摆摊的人

人间烟火是另一种盛开

靠近一根带花的枝条

我嗅了很久

香，真香

长
沙

路
（
组
诗
）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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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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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路

芙蓉北路，原名金霞路

芙蓉中路，那时躺过铁轨

芙蓉南路还叫长沙大道

历史像一股清风

时不时吹开记忆的窗口

这条全国最长的城市道路

仍然依稀潜含着往昔的影子

譬如从韶山路去湘潭

譬如从伍家岭过捞刀河

时间像北去的湘江

安安静静，承载起长沙的日新月异

不懂以芙蓉花命名道路的含义

不懂“半小时交通圈”的真正价值

阳光下天空那么蓝，芙蓉路上车水马龙

那么多建筑拔地而起，让我懂得了

天高任鸟飞，城市也会飞翔

杜鹃路

秋天的杜鹃路上不见杜鹃花

谷丰路，观沙路分开远去

隐约又一年花香

杜鹃路早已成为地标

万达广场，府后街小区

美好一个时代的见证

谁把荒山与野塘抛弃了

又把大道搬来新城

山茶花可以是路，丁香也可以

听起来就诱人的名字

正遍布长沙大街小巷

无法开花的车辆

来往穿梭，是一朵朵移动的花

玉兰路

玉兰路可不简单

因特殊原因得名

又与雷锋大道相毗邻

加上涧塘地铁站

加上三十多条公交线

比玉兰花更多一些精彩

时间已至深秋

玉兰的宽叶开始泛黄

一袭白衣的玉兰真有那么重要

AI巡逻机器人，空中玻璃栈道

不断与忙碌握手

仿佛整个白天，或夜晚

举起一朵朵耀眼的花

我曾从枫林路口至岳麓西大道

经过玉兰路十五号小区

花仙子酒店门前的花香正浓

可惜双向两车道有点拥挤

我看夕阳，夕阳看我

我们像久未谋面的亲人

木兰路

“古有花木兰，今有师大女”

走在湖南师大校园里的主干道

看到的不是花开

是一个个俊俏女生

她们比花儿更加漂亮

鸟儿起起落落

连啼鸣也带着书香

湘江远处滔滔向北

岳麓山身后挺拔，时光

一年年逝去，又一年年再来

唯有青春荡漾校园

因为时代

房舍反射古典的色泽

道路陈列浅浅树影

手捧书本石凳上的日子不再

惋惜与回忆平添新意

但我还是愿意常来

一群群学生下课了

一间间教室打开了灯光

“活到老，学到老”

月色洒在校园

也洒在我花白的头上

紫薇路

紫薇也叫百日红

紫薇路的红又岂止百日

时光是一把尺子

紫薇路站在阳光与绿荫之间

量测生活的日常

紫薇路身处长沙

比很多的路年轻许多

花园小区算是见证。这一刻

锦泰广场也笑了，经过它的地铁

经过了自己，讲究快节奏的都市

人

双向四车道，刚好

路的两边树木常青

路的两边楼房林立错过了花开

看不到那些红艳艳的绽放

想起紫薇还有一个名字叫痒痒树

我的心，一下子被快乐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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